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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地缘政治中的中东战略地位变迁

田文林


　　 【内容提要】　中东在国际地缘政治中的重要性经历了一个不断
变迁过程。最初，中东的重要性主要来自其位于三大洲交接地带的特殊

地理位置。随着石油燃料时代的来临，中东因石油资源丰富，其战略重

要性进一步突出，形成地缘中心与能源中心 “二合一”的独有特征。

然而，近年来，随着交通技术进步和页岩气等非传统能源开发，中东的

战略重要性出现了缓慢下降趋势。

【关键词】　地缘政治　中东　战略地位　变迁

众所周知，中东在全球地缘格局中地位十分重要。从历史变迁的角度看，中

东的战略重要性并非从来如此，也绝非一成不变。总体看，随着国际能源结构调

整，中东的战略重要性呈现出 “倒 Ｕ形”变化的趋势。本文拟就此问题进行深
入考察。

一　中东战略重要性的地理基础

作为全球地缘政治中的重要交通枢纽，中东位于欧、亚、非三大洲结合部，

周围被地中海、红海、里海、黑海、阿拉伯海包围，因此中东一直被称为 “五

海三洲之地”。中东的地理枢纽地位，并不限于沟通地中海和印度洋，它还是从

海上连接欧亚大陆腹地的捷径。“二战”期间，同盟国家就发现，“把波斯湾西

北端同外高加索和里海连接起来的横贯伊朗的铁路线，是一条输送美英两国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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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俄国的方便的陆路捷径”①。

随着航海时代的到来，能否控制海上交通要道，已成为衡量大国地位兴衰的

重要权力指标，而中东地区拥有若干占据要津的海上通道，使其在全球地缘政治

中的战略价值与日俱增：一是苏伊士运河。苏伊士运河位于埃及境内，其北通地

中海，南通红海，自１８６９年开通后就是世界最主要交通运输线之一。目前，每
年约有１８万艘来自世界１００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船只通过运河，中东出口到西欧
的石油７０％经由苏伊士运河运送。从欧洲经由苏伊士运河前往亚洲，比绕行南
非好望角最多可缩短６７％的路程。二是霍尔木兹海峡。霍尔木兹海峡位于沙特、
阿曼和伊朗之间，是全球石油运输战略通道，美国能源部称其为 “世界上最重

要的石油生命线”。每天经过该海峡的石油流量约为１５００—１６００万桶，约占全球
海上石油交易的１／３。三是土耳其海峡。土耳其境内的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
斯海峡分别扼守马尔马拉海的南北两端，并把黑海和地中海连接在一起。土耳其

海峡是世界最繁忙的水道之一。每天有３００万桶原油及几十万桶成本油经过这
里。四是曼德海峡。位于厄立特里亚、也门和吉布提之间。海湾出产的原油只有

经过这里才能进入红海和苏伊士运河，最终抵达欧洲和美国东海岸。每天约有

３５０万桶原油通过曼德海峡。一旦曼德海峡关闭，所有船只只能通过南非好望角
绕行。②

中东地缘位置的重要性，得到众多政治家和地缘政治学者的高度重视。美国

知名地缘政治学者尼古拉斯·斯拜克曼 （ＮｉｃｈｏｌａｓＳｐｙｋｍａｎ）曾经批评哈尔福
德·麦金德 （ＨａｌｆｏｒｄＭａｃｋｉｎｄｅｒ）“世界岛”理论，过高地估计了大陆心脏的潜
力，而对内新月地区的潜力估计过低，并由此提出 “边缘地区说”。他认为，

“如果旧世界的强权政治有什么口号的话，它必定是 ‘谁控制边缘地区，谁就能

控制欧亚大陆；谁控制欧亚大陆，谁就能控制世界的命运’”③，而中东地区恰好

属于斯拜克曼所说的 “边缘地区”。著名中东学者伯纳德·路易斯 （Ｂｅｒｎａｒｄ
Ｌｅｗｉｓ）认为，列强之所以被吸引到中东并长期待在那里，其根本动机是战略性
的考虑，即这个地区的军事潜力和危险性。④ 毛泽东曾经用 “中间地带”来形容

这类地区的地缘重要性： “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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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

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上进攻苏联的。”① 这里说的 “中间地带”无疑包括中

东，而且中东还是 “中间地带”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更明

确地点出了中东对于大国霸权的极端重要性：“谁在波斯湾和中东控制着什么的

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是谁在世界上控制着什么这一问题的关键。”②

中东地缘位置极其重要，使其很早就被纳入国际权力体系，成为外部大国觊

觎和争夺的对象。我们知道，现在国际体系最早兴起于西欧。随着欧洲列强相对

于世界其他国家的迅速崛起，以及对外扩张步伐加快，中东地区因毗邻欧洲这一

世界权势中心，而 “以近招损”，率先成为西方觊觎和争夺的对象。“埃及人和

阿拉伯人正像比利时人和荷兰人一样，不幸住在一个有巨大的战略重要性的地

区。”③

１７９８年拿破仑入侵埃及，是近代欧洲列强首次侵入伊斯兰世界核心地区，
当时法国入侵埃及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埃及恰好处在英国与其亚洲殖民地的枢

纽地带，法国如果占据埃及，就可以切断英国与印度的经济联系。英国对中东

（特别是埃及）的重视也是出于同样的道理。１８８５年英国占领埃及，并投资修建
苏伊士运河，并非因为埃及本身能提供什么，而是因为该地区是通往印度的最便

捷通道。④

对英国来说，“苏伊士运河具有极为罕见的战略价值，经过苏伊士运河的商

船，将英国和它的远东殖民地连接了起来，并源源不断地向印度殖民地输送统治

官员”⑤。此外，苏伊士运河还连接着英国与有 “帝国孩子”之称的澳大利亚和

新西兰。由此不难理解，当年拿破仑为何要远征埃及。“二战”期间，北非地区

再次成为轴心国与同盟国争夺的重要战场。戴高乐曾经指出：“对于盟国来说，

关键在于苏伊士运河，这个地方一失，小亚细亚和埃及就对轴心国打开了大门。

相反地，如果能保持住这儿，总会有一天能从东方进至突尼斯、意大利和法国南

部。”⑥ “二战”结束后，尽管英法实力已经日薄西山，仍在１９５６年发动苏伊士
运河战争，试图阻止纳赛尔将运河收归国有化。

同样是出于地理位置的原因，“二战”后随着世界主要权力由欧洲列强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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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和苏联之手，双方在中东狭路相逢，短兵相接，从而使该地区成为两大超级

大国折冲樽俎、反复拉锯和争夺的对象。在整个２０世纪，“中东成了世界上两
个主要的人口和权力集中地区之间交往捷径的必由之路。这两个地区，一是印

度、东南亚和远东；一是北大西洋两岸的北美和欧洲。它们是人类生活和行动在

地理上的两极。主宰中东，就是握有使两极之间直接交往的孔道保持畅通无阻、

予以封闭或迫使重新开放的权力”①。

在长达５０年的冷战时期，中东地区成为美苏超级大国的必争之地。１９４７
年，美国政府的秘密外交文件，曾反复强调中东地区的战略重要性：“如果一个

敌对大国控制该地区，不仅将使我们丧失非常重要的资源和便利交通，而且它将

获得压倒性的战略和经济权力地位，这对我们的安全将是致命性的。因此，我们

必须确保牢牢地控制中东。”② 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也曾指出：“甚至仅仅

从地理的角度讲，在整个世界战略上也没有比中东更重要的地区。”③ 苏联同样

将中东视为遏制美国势力扩张的重要前沿阵地。因此，在整个冷战期间，中东就

成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竞相扩展影响力，进行霸权角逐的权力竞技场。 “在中

东，两个阵营中的每一方都被对方掐着脖子，这样说并非过甚其词。”④

冷战结束后，美国凭借唯一超级大国地位，加紧在中东布局。无论是克林顿

时期对两伊的 “双重遏制”政策，小布什政府发动的 “反恐战争”和 “民主改

造”，还是奥巴马上台后的与伊斯兰世界和解政策，其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加强

对中东的全面控制。冷战结束后，美国共发动或参与五场地区战争 （海湾战争、

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其中四场发生在大中东

地区，三场直接针对阿拉伯国家。中东已成为美国实现全球霸权的战略重点。

二　石油时代来临与中东战略重要性的持续提升

能源是国家实现经济发展的前提和基础，物质的进步伴随着燃料和能源体系

的不断进步。“牲畜的动力造就了农业，木柴为我们提供了燃料。英国早期广泛

使用煤炭，为工业革命创造了条件。石油、天然气以及核能、太阳能，将这个正

在工业化过程的世界挺进了现代化时代。”⑤ 反过来看，能源结构变革往往直接

带动经济和军事领域的根本性变革，以及国家综合国力的变迁。有学者指出：

９４１

全球地缘政治中的中东战略地位变迁

①

②

③

④

⑤

乔治·柯克：《战时中东》，第１页。
ＰｅｔｅｒＬＨａｈｎ，ＣｒｉｓｉｓａｎｄＣｒｏｓｓｆｉｒｅ：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ＥａｓｔＳｉｎｃｅ１９４５，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ＰｏｔｏｍａｃＢｏｏｋｓ，２００５，ｐ８
转引自马明良：《冷战后美国的中东战略与全球战略评析》，《暨南学报》２００３年第４期，第１６页。
乔治·柯克：《战时中东》，第４页。
保罗·罗伯茨：《石油恐慌》，吴文忠译，北京：中信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前言。



“能源已经成为政治和经济力量的通货，是国家之间力量等级体系的决定因素，

甚至是成功和物质进步的一个新筹码。获得能源成为２１世纪压倒一切的首要任
务。”①

近代以来，随着工业革命来临和大机器广泛使用，尤其是１８８６年卡尔·本
茨 （ＫａｒｌＢｅｎｚ）发明了使用汽油作燃料的内燃机汽车以来，世界在很短时期内
就由使用蒸汽、煤炭作动力的时代，转向了全面使用石油产品的时代。目前，全

球主要交通工具，如汽车、卡车、飞机、公交、摩托车、轮船等，几乎都是使用

石油作为驱动燃料。据统计，当前世界能源消耗的 ４０％，交通运输业能源的
９０％来自石油。

相比于煤炭，石油作为动力来源的优势十分明显。据统计，烧煤的动力装置

要达到最大马力需要４—９小时，而燃油的动力装置达到最大马力只需要５分钟。
给战舰提供油料，只要１２个人工作１２小时，而提供同样能量的煤，则需要５００
个人工作５天。要得到相同马力的推力，燃油引擎只需要燃煤引擎１／３的工作力
度，每天的消耗量也只有煤的１／４。用油作动力的船队，其活动半径大约是用煤
作动力的船队的４倍。②

石油燃料时代的到来，使石油日趋成为决定国家兴衰成败的战略性资源。英

国海军上将约翰·费舍尔 （ＪｏｈｎＦｉｓｈｅｒ）很早就主张英国海军应使用石油作为动
力，他在１９０１年时就指出：“石油燃料将使海军战略发生一场根本的革命。”他
接着指出，“石油是保住霸权战略的必然组成部分。”③ １９１３年７月，丘吉尔告诉
国会：“如果我们得不到石油，我们就得不到粮食、棉花，以及保持大不列颠经

济活力所必需的无数的商品。”④ 尤其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洗礼，石油供应短

缺造成的巨大影响，使英国等西方大国越发认识到石油资源对实现国家利益的重

要性和必要性。１９１７年 １０月，英国殖民部国务大臣沃尔特·朗在下院警告：
“此时此刻，石油比什么都重要。士兵、弹药、钞票都有，但若没有石油，一切

优势相比之下都毫无意义。石油乃是今日最强大的动力源泉。”⑤ 第二次世界大

战再次确立了石油资源的重要性。“石油被看作是战争的紧要战略物资，是国家

实力和国际优势的基础。如果说有一种资源正在影响着轴心国的军事战略，那就

是石油。如果说有一种资源能够挫败它们，那也是石油。”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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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作为世界石油储藏最丰富的地区，其地缘重要性更趋凸显。自２０世纪
３０年代以来，中东地区石油探明储量不断增加。据统计，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勘
探，如今人们在世界各地发现了３万多个可用于商业开发的油田，包括约４００个
“大型油田”，这些大油田所储藏的原油占全球已探明原油总量的６０％，其中排
在前５０位的 “超大型”油田占全球已探明储量的４０％，而这些 “超大型油田”

６０％以上位于中东地区。中东地区的油气储量占全球总量的２／３，全球石油储量
排名前五位的国家全部集中在这里。① 中东石油不仅储量大，而且油质好，开采

成本低，这种比较优势使中东仅仅因为世界经济对中东石油的高度依赖，就具有

全球性的权力和影响。②

石油时代的来临及中东丰富的石油储量，使中东的地缘重要性空前提升。有

学者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有几件事情的发展曾经影响中东的地缘位

置。在这些事情中， “第一件也是最重要的当然是在阿拉伯发现了石油这件事

情。……在发现了石油以后，阿拉伯就能再次地把自己的产品变为东西方贸易中

的部分商品”③。有学者对中东石油开发的地缘政治意义与地理大发现相提并论：

“诺克斯·达西获得特许权是一个凭借商业智慧战胜逆境的故事，但是它在全球

层面的意义，却可以与哥伦布在１４９２年横跨大西洋发现美洲相媲美。”④ 还有学
者指出，“近东在战略上很重要……就在于阿拉伯半岛蕴藏着大量石油。谁能把

它们加入自己的其他原料来源，谁就大大增加了自己的资源，并且以同样比例剥

夺了对手的资源。在这个意义上，对它们的控制一向是强权分配的一个重要因

素”⑤。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曾指出：“当今，不论是军事强国还是经济强国都需要

石油。在本世纪最后的几十年里，这一基本事实使波斯湾成为世界风暴的发源

地。……现在我们生活在石油时代。这使得波斯湾地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成为具

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区。这意味着，世界上最棘手、最不稳定和最危险的地区，

同时也是最重要的地区之一。”⑥

中东在石油生产和世界经济对石油需求方面的比较优势，使中东地区具有其

他地区无可比拟的战略重要性。⑦ １９７３年以来的两次石油危机，使世界基础能源
和运输成本在六年里上升了１３倍。⑧ １９８０年开始的两伊战争引发第三次石油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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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研究表明，中东国家的政权更替或政治动荡，一般都会殃及石油领域。例

如，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伊朗石油产量为每天６００万桶，但１９７８—１９７９年的伊朗伊斯
兰革命使该国石油产量骤降到每天１５０万桶。利比亚在卡扎菲１９６９年上台后，
石油产量急剧下降，１９７５年该国石油产量只有前政权每天 ３２０万桶的一半。
２０１１年中东剧变发生后，国际能源市场随之出现巨大波动。２０１１年１月中东剧
变开启前夕，国际油价在每桶９２美元左右，而到了２０１１年４月，国际油价达到
每桶１２０美元。①

石油能源无可替代的重要价值，使得控制具有战略意义的石油资源，成为大

国称霸的基本前提。中东因石油储量丰富，从一开始就成为外部大国觊觎、争夺

的对象，以及霸权角逐的主战场。众所周知，石油事务 “９０％是政治，１０％是
石油”②。近代以来，中东地区政治始终弥漫着浓重的 “石油味”。在某种程度

上，“中东”几乎成了 “石油”的代名词。中东地区的所有其他重要特性和诸多

重大历史事件，如卡特尔、集体抵制、经济制裁、恐怖主义、军费开支、腐败、

独裁、冲突、战争、革命、外部介入乃至伊斯兰，无不与石油联系在一起。③ 从

国际权力体系角度看，石油因素是中东政治与外部大国互动的主要驱动力，这种

热度几乎贯穿了整个世界近现代史，且至今热度不减。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曾指

出：“石油是现代工业的命脉，波斯湾地区变成为供血的心脏，而其附近的海上

通道，则是输送血液的血管。……谁控制了波斯湾和中东，谁就掌握了控制世界

的钥匙。”④

英国对中东石油觊觎最早。早在 “一战”期间，英国战争内阁中极有权势

的汉基爵士称，“控制这些石油供应是英国战争中头等重要的目标”⑤。“一战”

期间，正当法国沿着马其诺防线与德国激战之际，英国就把超过１４０万的庞大军
队投入到了地中海的东部地区和波斯湾地区。英国的公开解释是，这样既能确保

俄国军队对抗中央国家的更为有效的战斗力，又能使俄国的粮食通过达达尼尔海

峡进入西欧。实际上，英国的意图是在战后控制未经开发的阿拉伯湾的石油。⑥

另外，根据英法１９１７年秘密达成的 《赛克斯—皮科特协定》，法国将有效控制

所谓的 “Ａ地区”，该地区涵盖大叙利亚 （叙利亚和黎巴嫩），以及东北部石油

相当丰富的摩苏尔地区和这一地区石油开采的特许权。而英国则控制东南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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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Ｂ地区”，从约旦往东，到伊拉克和科威特的大部分地区，包括巴士拉和巴
格达。１９１８年８月，英国外交大臣亚瑟·贝尔福 （ＡｒｔｈｕｒＢａｌｆｏｕｒ）宣称，英国
必须成为美索不达米亚的 “指导精神”，因为该地区拥有大英帝国所缺少的一种

自然资源。他说：“我不在乎在什么制度下保住石油，但我非常清楚，这里的石

油能否为我所用，对我们来说非常非常重要。”① 为确保对这些石油资源的控制，

早已经驻守在美索不达米亚其他地区的英国军队在与土耳其签订停战协议后，马

上就占领了摩苏尔。正如当年英国发动布尔战争 （１８９９—１９０２年）是因为德兰
士瓦是世界上最大的黄金产地、控制该地区可以巩固伦敦作为世界金融体系老大

地位、维持金本位主宰地位一样，设法控制中东的石油资源，同样是英国继续称

霸世界的重要一环。

美国对中东的关注度与中东重要性凸显同步上升。２０世纪早期，美国曾是
世界最主要产油国。１９４０年时，中东地区 （包括伊朗、伊拉克和整个阿拉伯半

岛）出产不到世界石油产量的５％，而美国占到６３％。因此直到 “二战”时期，

美国对中东地区的战略重要性仍缺乏足够的重视。１９４１年７月，美国前总统富
兰克林·罗斯福曾指示助手，“请你告诉英国人，我希望他们能够关照沙特阿拉

伯国王，这个国家距离我们是远了一点”②。但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中期开始，美
国新油田发现率快速下降。到１９４５年１２月，美国时任内政部长哈罗德·伊克斯
（ＨａｒｏｌｄＬＩｃｋｅｓ）甚至感叹 “我们正耗尽石油”，并预测美国注定会变成石油净

进口国。而唯一能替代美国石油地位的地方就是中东。③ 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对

中东的重视程度日趋上升。１９４３年２月１８日，罗斯福批准了按照租借办法给伊
本·沙特提供援助。④

“二战”后，美国更加认识到，“确保取得中东石油是保障美国、英国和西

欧安全的一个关键因素。石油成了对外政策、国际经济问题、国家安全、公司利

益的聚合点，而中东则成了焦点”⑤。基于这种认识，美国与沙特结成战略盟友，

英国则加强与海湾酋长国关系，西方国家对伊朗的关注度也日趋上升。⑥ 冷战时

期，美国对中东的重要性热度不减。据报道，基辛格、施莱辛格曾经制订计划，

打算派兵攻打沙特、科威特和阿布扎比等国，并占领那里的油田，把这三个国家

“牢牢地抓在美国手中”。此后，历任美国总统都在中东投入极大精力和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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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从国际格局看，苏联的解体使中东—

中亚的地缘版图出现了巨大的权力空白，由此极大地刺激了美国控制中亚、南亚

和西南亚的地缘政治兴趣。而 “９·１１事件”则为美国控制中东提供了天赐良机
（有人至今怀疑美国是有意促成该事件的发生）。支配这种霸权野心的主要驱动

力之一，就是对中东石油的渴望与贪婪。此后，美国打着 “反恐战争”的旗号，

先后发动了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地区战争。“反恐战争最重要的作用是把世界上

一些存在安全隐患的油气产区及运输要冲进行了重新切割。……反恐战争既能掩

盖自身在经济和能源领域的真实意图，也能够用来遏制潜在的竞争对手。”①

不难看出，美国入侵阿富汗使得铺设横穿阿富汗领土的里海石油管道成为可

能，而伊拉克战争则有助于美国牢牢抓住中东的石油龙头并垄断油价，甚至通过

让伊拉克退出欧佩克组织来破坏欧佩克组织。“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政府有一个共

识，即布什—切尼政府之所以不遗余力地占领伊拉克，是与对石油的控制有关，

控制的石油越多越好。”② 澳大利亚前国防部长布伦丹·纳尔逊 （ＢｒｅｎｄａｎＮｅｌ
ｓｏｎ）在２００７年７月公开称，侵略伊拉克的真正原因是石油。美国前联邦储备委
员会主席艾伦·格林斯潘 （ＡｌａｎＧｒｅｅｎｓｐａｎ）也公开承认：“伊拉克战争主要是
为了石油。”而美国为伊拉克制定的明显有利于西方进行控制的 《石油天然气法

案》，使其战略野心昭然天下。２０１１年美欧共同发动的利比亚战争，同样针对的
是石油资源丰富的阿拉伯国家，该战争浓厚的 “石油味”不言而喻。

需要指出的是，与中东极端重要性构成鲜明对比的是，中东至今没有形成稳

定的地区体系，相反，中东内部矛盾重重，并因难以自行排解而不得不主动求助

于外部，这就为大国在该地区进行折冲樽俎和利益争夺提供了历史契机。伯纳

德·刘易斯就认为，“中东地区发生的一切取决于来自别处的势力，中东地区国

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其他各种关系，都是由非中东国家之间的敌对竞争状

态来左右的”③。因此，形象地说，中东地区至今仍是大国战略棋盘中的重要棋

子，而无缘充当战略棋手的角色。这样，巨大的战略回报与微小的反霸抵抗相结

合，诱使外部大国竞相进入该地区，并将作为归属未定的霸权名利场。而 “石

油因素”又是促使外部大国竞相角逐中东的最大驱动力。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说

得很明白：“波斯湾的战略重要意义今天集中于两个因素：它的位置和它的石

油。这个基本事实在二十世纪最后这几十年里，使波斯湾成了全球风暴的

风眼。”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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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中东的战略重要性正在缓慢下降

中东地缘政治结构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是世界地缘中心和世界能源中心相

互交叉，因而具有双重的战略价值。然而，正像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所言：

“一切皆流，无物常在。”中东战略重要性的提升，与全球范围内的两大变

化———大航海时代来临以及石油燃料的使用直接相关。但正所谓 “成也萧何，

败也萧何”，随着交通技术进步和新能源开发力度加大，中东的战略重要性呈现

出缓慢下降趋势。这可以从两大方面理解。

（一）交通技术进步使中东的地理重要性缓慢下降
交通技术革命是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巨变的前奏。１５世纪末开始的 “地理

大发现”，使西欧找到一条绕过欧亚大陆腹地而直通印度和东亚的贸易通道，这

种世界贸易路线的根本性变化，既导致了地中海沿岸国家的衰落，也使中东地区

（当时从属于奥斯曼帝国）因世界贸易路线改道而收益大减，经济日趋走向衰

落，地缘政治地位一落千丈。直到１９世纪早期，由于当时欧亚之间的绝大多数
航运绕行南非，因此英国作为当时的主要世界霸主，对奥斯曼帝国几乎漠不关

心，有时甚至支持俄国在巴尔干半岛扩张。然而，大约从１８２０年开始，随着汽
船运输的增加与陆路交通的改善，经由埃及或者 “新月地带”这两块在名义上

属于奥斯曼帝国的土地进行客运和货运，变得越来越迅捷，越来越安全，并取代

了绕行非洲的远程航线。由此使英国在１９世纪３０年代逐渐认识到，奥斯曼帝国
将是英国通往印度交通线的最佳守卫，并很快坚决地强化奥斯曼帝国的防御。①

换句话说，正是由于交通工具的革命性变革和欧洲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的初步形

成，才使中东的地缘重要性 （尤其是埃及的战略地位）越来越得到欧洲列强重

视，使中东越来越成为欧洲殖民列强的必争之地。

然而，随着航空业的迅猛发展，各主要国家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曾经限制人类

活动范围和方式千年之久的地理因素的桎梏。在这种背景下，类似中东这种传统

意义上的交通要道，其地缘政治重要性大不如从前。 “二战”时期就有学者指

出：“飞机航程的日益增大，使英国不再像过去那样迫切需要占有中东基地，以

维护其帝国交通线。但是这个区域拥有全世界业经查明的石油蕴藏的百分之四十

二，这一发现又终将使它保持战后世界战略中心之一的地位。”② 冷战时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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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指出：“中东在国际事务中本质上不是最重要的地区之一。中东早已不成

为一个十字路口。”①

与此同时，铁路的飞速发展，尤其是近年来高铁交通通信技术的成熟和应

用，不仅为欧亚大陆经济整合提供了技术前提，也使传统陆权国家的重要性日趋

上升。１９世纪后期，铁路技术的出现和大陆铁路的修建 （如１８６９年美国的联合
太平洋铁路，１８９６年的柏林—巴格达铁路，１９０５年的西伯利亚大铁路），使陆
权重要性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但陆权的重要性总体不如海权。当前，高铁技术的

成熟和应用，极大地克服了陆地空间距离对经济合作的制约。世界地缘经济重心

正从古代 “陆路为主”，近代 “海路为主”，回归到 “陆海并重”乃至 “陆路为

主”的新阶段。“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国与欧亚大陆多个国家正通过大规

模公共基础设施项目相互连接，由此将加速欧亚大陆内部经济一体化。据报道，

自２０１１年３月１９日重庆首发开往德国杜伊斯堡的 “中欧班列”以来，中国和欧

洲已有５１条路线，从２７个中国城市出发，通往１１个欧洲国家２８个城市。中欧
班列时间只有海运的三分之一，价格是空运的五分之一。② 在此背景下，立足于

海路贸易的中东地缘重要性，呈现出相对下降趋势。

（二）页岩气革命使中东的能源地位缓慢下降
如果说中东作为世界交通枢纽地位的下降还不甚明显的话，那么 “页岩气

革命”对中东传统能源地位的冲击，则显得尤为令人瞩目。当初正是由于人类

的燃料来源从使用木柴转向使用煤炭，进而挺进到石化燃料时代，才使石油储量

丰富的中东地区地缘重要性迅速上升，进而使中东成为大国争夺的焦点地区。然

而，随着石油钻探和能源开发技术的进步和广泛应用，重油、页岩油、油砂等非

传统能源日趋得到大力开发。美国知名石油专家丹尼尔·耶金在 《华盛顿邮报》

撰文认为，随着技术突破和进步，加拿大的 “油砂”、巴西的 “盐下油”以及美

国的 “致密砂岩油”开采前景可观。目前，加拿大油砂产油量达到每天１５０万
桶，预计到下个十年产量可能会翻番，达到每天３００万桶。

页岩气开发技术早在１９４８年就已出现，但当时尚不具备商业开发价值。但
近些年，水力压裂法等被广泛应用。③ 同时，技术突破使巴西埋藏在南部海岸盐

带下的石油资源有望得到开发。如果开采以不错的速度推进，巴西到２０２０年时
有可能日产５００万桶原油，大约相当于委内瑞拉现产量的两倍，沙特现产量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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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以上。同时，美国国内的致密砂岩油的产量增长很快。２０００年时，美国的总
产量仅为每天２０万桶，预计到２０２０年前后，产量可能会达到每天３００万桶，相
当于美国日产原油总量的 １／３。这种新趋势将从根本上改变全球的原油生产
面貌。①

据报道，美国非常规石油资源总储量超过２万亿桶；加拿大非常规油气储量
约达２４万亿桶；包括委内瑞拉、巴西等在内的南美洲也有２万多亿桶非常规油
气资源。相比之下，中东地区的石油储量不过１２万亿桶。换言之，西半球包括
非常规油气资源在内的油气资源总储量超过大中东地区五倍到六倍之多。② 另据

花旗银行预测，美国石油产量将于２０２０年前超越俄罗斯和沙特，一跃成为能源
霸主，预计２０３５年美国页岩气日产量可望达到２００万桶至３００万桶。美国同加
拿大、墨西哥将会取代中东地区成为全球能源生产的新重心。③ 由于北美地区在

全球能源开发中的比重可能占到５０％左右，全球能源中心日趋转向西半球，北
美地区可能成为世界能源新中心。④

相比之下，中东在石油生产方面的比较优势日渐丧失。中东部分油田已经连

续生产８０年，正快速进入成熟期 （也就是产量已经过了高峰期），特别是沙特。

有相当高比例的油田处于这种状态。而一旦油田过了高峰期，其开采成本将明显

增加。这种趋势将刺激世界其他地方石油开发。２０１０年，中东在世界已探明石
油储量中的比重为５６％，为１９５３年以来第二最低点。这低于２００２年时的６６％，
也低于近３０年来６１％的平均值。⑤ 另据国际能源署统计，在现存的７９万亿桶
潜在的可发现的石油中，９０％在中东地区之外。一旦非传统能源开发技术在商业
上具有竞争力，中东的能源地位将低于加拿大、美国和委内瑞拉。届时，中东产

油国将失去此前在国际石油价格上讨价还价能力。中东在世界能源市场尽管仍不

可或缺，但不再扮演 “石油中央银行”的角色。⑥ 花旗银行甚至大胆预测，到

２０３０年，沙特这一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出口国将变成石油进口国。⑦ 此外，节能的
汽车引擎和可再生燃料将帮助抑制对石油的需求，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油气能

源的重要程度。据分析，技术进步将内燃机的能效可能到２０３０年提高一倍，这
相当于一个沙特的生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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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多世纪以来，中东地区一直是世界能源版图的中心，沙特、科威特、阿

联酋等石油输出大国牢牢掌握着 “黑色黄金”的控制权。但当前 “页岩气革命”

的出现，使中东持续近百年的 “世界油库”地位首次出现动摇。中东突然变成

不那么重要的参与者了。世界石油市场的分散化和多样化是世界地缘政治的结构

性转变，其影响力不亚于当年的苏联解体。① 中东在世界能源格局中的地位下

降，直接导致中东国家在世界权力体系中的分量的下降。

首先，美国控制中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下降。美国是中东传统的 “用油大

户”，对中东石油依赖度一直居高不下。１９９１年苏联解体时，美国４０％石油需求
需要进口，其中５４％来自欧佩克成员国，２４％来自波斯湾地区。但中东地区战
乱不断，使严重依赖中东石油的美国经济深受影响。而现在，西半球石油和非传

统能源的大量开发，使过去严重依赖中东石油的美国从中东进口石油比例日趋下

降。自２００６年以来，石油输出国组织 （欧佩克）每天对美国出口石油量已减少

近１８０万桶，加拿大、巴西及哥伦比亚等国对美出口量则每天增加７０万桶，达
到近３４０万桶。目前美国从中东石油进口已降至９％。美国能源情报署 （Ｅｎｅｒｇｙ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表示，到２０２０年，美国自产原油将能够满足将近一
半的国内需求，其中 ８２％的资源来自大西洋西岸。石油输出国组织预计，到
２０３５年，从中东到北美的石油运输将几乎完全消失。②

美国对中东能源依赖度的下降，使中东在美国战略棋盘中的地位相应下降。

克林顿时期的能源部高官杰·黑克斯表示：“我们再也不用担心被掐断石油，能

源的独立性让我们在经济、地域、国防上更为灵活。” “美国对中东能源的依赖

降低，为美国政府在介入中东事务上提供了更为多样的手段，我们也许不再需要

用美国士兵红色的鲜血去换取那黑色的石油。”西半球页岩气的大量开发，使美

国对中东石油依赖度和关切度下降，使其可以不必再按照确保中东及其油气资源

的思路安排其全球战略，从而获得较多的行动自由和战略喘息机会。在一定程度

上，正是由于世界能源格局的根本性变化，使得在美国的战略棋盘中，防范中国

崛起的传统安全考虑，明显超过在中东反恐、防扩散等非传统安全考虑，重新成

为美国决策者案头的首要议程。而美国的战略重心东移或曰 “再平衡战略”，正

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２０１２年６月，美国当时的国防部长莱昂·帕内塔 （Ｌｅ
ｏｎＰａｎｅｔｔａ）公开称，到２０２０年美国将把６０％舰艇包括６个航母战斗群部署在亚
太地区。２０１２年１１月奥巴马再度当选总统后，首次出访选择缅甸、泰国、柬埔
寨等亚太小国，其外交优先重点不言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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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利益纠葛，美国此前在中东投鼠忌器，瞻前顾后，尽量采取维持中东稳

定、确保石油以稳定低价输出的政策，由此使美国主动或被动地承担起在中东提

供 “公共产品”的角色。但客观地看，在中东推行霸权，充当 “世界警察”，不

仅经济负担重，而且吃力不讨好。奥巴马自２００９年上台后，曾矢志改善与伊斯
兰世界关系，但阿拉伯国家反美情绪不降反升。２０１２年６月美国皮尤调查显示，
美国在几个主要伊斯兰国家的支持率都较２００８年略低，而且越是美国援助力度
较大的阿拉伯国家，反美情绪越明显，比如７９％的埃及人不喜欢美国。２０１２年
９月，因美国上映亵渎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影片，伊斯兰世界出现大规模反
美抗议浪潮，尤其是９月１１日美国驻利比亚大使在班加西遭袭身亡，更是令美
国决策层高层无所适从。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大惑不解：“这怎么

会发生在一个我们帮助解放的国家，在一个我们帮助免遭摧毁的城市？”美国企

业研究所学者感叹 “我们迷失了方向”①。

２０１７年特朗普上台后，强调进一步加大能源自主开发力度，力争在任内实
现能源自给。美国能源自给率的大幅提高，特别是从中东进口能源的大幅缩减，

使美国战略主动性增加，由此很可能促其转换角色和政策定位，转而将中东局势

和中东石油供应作为打压和控制中国等新兴大国的重要王牌。而中国由于对中东

能源依赖度日趋增加，不得不加大对中东问题关注度，难以像过去那样超脱。

其次，世界权力体系的力量分配分化重组，欧佩克国家使用石油武器难度越

来越大。石油燃料时代的到来，使石油生产国的权力分量明显增加。从学理角度

看，石油生产国的这种权力主要来自于石油生产国与消费国之间相互依存的关

系，更具体地说，是源于这种相互依存的 “敏感性”和 “脆弱性”。敏感性指的

是依赖效应的强度与速度，体系中一个部分的变化在多长时间内引起另一个部分

变化。换句话说，石油生产国与石油消费国之间依存关系的变化，会引发权力的

重新分配。脆弱性指的是改变一个相互依赖体系结构的相对成本。② 换言之，石

油生产国与石油消费国之间的权力对比是此消彼长的关系。

在相当长历史时段内，由于石油消费国能源消耗总量的不断增加，以及石油

储量的相对有限 （这方面，一直有所谓 “石油峰值”的说法）和高度集中，石

油消费国对中东产油国的进口依赖程度，明显大于中东产油国对石油消费国的出

口依赖，因而使中东产油国相对于石油消费国，显得不那么有 “脆弱性”，石油

生产国在国际权力体系中的权力份额更大，战略上更积极主动。因而中东产油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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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可能以石油为武器，通过石油禁运 （类似２０世纪７０年代那样）或石油提价
达到自己的利益。１９７４年中东国家对西方石油消费国 “石油禁运”，正是中东产

油国运用 “石油权力”的巅峰时刻。有学者指出，１９５６年和１９６７年阿拉伯国家
实施石油禁运很容易被挫败，是因为当时美国仍是石油生产大国，可以生产足够

石油供应欧洲。但到了 １９７１年，左右石油市场的权力转到沙特、伊朗等国家
手中。①

很显然，欧佩克能否以石油为经济武器、进而改变对象国政策的能力，很大

程度取决于石油市场的条件和石油出口国的市场力量。如果石油市场总体短缺，

缺乏多余的产油能力，石油出口国才有可能影响石油生产和价格。② 然而，自２０
世纪７０年代能源危机之后，中东产油国运用石油武器的能力将开始逐步下降。
作为对１９７４年和１９７９年禁运和石油中断的担心，西方国家努力减少石油消耗。
据美国能源信息管理机构统计，从１９７３年到２０１０年，美国每一美元 ＧＤＰ所耗
能源量已下降一半。到２０１０年，石油在美国能源消耗中的比重降至１９５１年以来
最低水平。另据国际能源署报告，近３０年来，每一美元ＧＤＰ所需的石油消耗一
直在稳步下降。尤其是由于２００４年油价居高不下，进一步促使节能减排，使石
油需求下降趋势进一步加快。③

２０１４年６月以来，国际油价从最高点的１４０美元／桶，降至最低３０美元／桶。
沙特作为世界第一大产油国，一度试图通过 “油价战”打压页岩气生产，重新

夺回国际能源市场份额。然而，由于页岩油开采成本下降，这一削价策略并未奏

效。沙特反而因油价暴跌深受其害，沙特不得不主动放弃了这种战略。从长远

看，在页岩油生产可以以较低价格永久性增加供应的背景下，沙特和欧佩克日渐

失去在国际石油市场呼风唤雨的能力。

总之，当前能源种类的多元化和能源来源的多样化，尤其是世界能源中心不

断向西半球转移，使全球能源地图正被重新绘制。由此使国际权力体系中的权

势，日渐由传统的石油供应大国 （如俄罗斯、沙特、委内瑞拉等），转向那些凭

借国内资源就能满足能源需求，以及能够从邻国获得石油供应的国家之手。④ 中

东产油国的权力分量，与其掌握的石油资源以及石油定价权直接相关。随着中东

在世界能源格局中地位的下降，欧佩克使用石油武器的能力日趋削弱。在可见的

未来，如果中东不能找出新的战略支点来疏解自身困境，其在国际权力体系中的

地位将呈现历史性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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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指出的是，中东地缘政治地位下降，是个缓慢长期的过程，中东作为世

界能源供应中心的地位短期内无法替代。从原油开采成本来看，海湾地区石油开

采平均成本为５—１０美元。相比之下，北美地区的平均开采成本为１５—４０美元，
北极地区为３５—１００美元，海上油田为３０—７０美元。另外，现代技术发展使现
有石油储量开发及非常规石油开采 （油页岩和油砂）成为可能。但开发现有石

油储量的平均成本为３０—７０美元，非常规能源成本为３５—１２０美元。① 总体看，
中东在石油成本方面优势突出，尤其当油价下跌时，这种优势显得尤为明显。由

此决定了中东作为世界能源重心的地位难以根本撼动，外部大国围绕中东石油的

控制与争夺也不会停止。

随着亚洲新兴市场能源消耗增加，其对中东能源依赖日趋加重，对中东事务

的关注度，也将有增无减。据英国石油公司预计，到２０３０年，全球能源需求将
增长约４０％，全球能源需求增长的９６％将集中在新兴经济体，其中有一半来自
中国和印度。他还认为，到２０３０年，石化燃料在全球能源结构中仍将保持８０％
的比例，８７％的交通燃料仍会以石油为基础。在此背景下，美国等传统强国出于
确保自身能源安全，以及遏制新兴大国崛起的战略需要，不会轻易放弃对中东的

经营与控制。所谓美国能源独立将彻底颠覆美国的中东政策、阿拉伯世界对美国

不再具有战略重要性等说法不会实现。

因此，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中东地区仍是世界地缘中心和大国争夺焦点地

区，尤其是美国战略经营的重点区域。冷战结束二十多年来，美国 “战略东移”

呈现出 “三级跳式”态势：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美国战略重心在苏联和东欧地区，
并通过北约东扩等方式侵蚀、消化因苏联解体而获得的地缘政治和经济成果，防

止俄罗斯东山再起；２１世纪头十年，在苏联 “战果”消化殆尽情况下，美国又

借 “９·１１事件”顺势将战略重心转向西亚北非，并在中东接连发动 “反恐战

争”，进行 “民主改造”，试图将中东彻底纳入美国势力范围。２００９年以来，美
国开始 “战略东移” （或曰 “战略再平衡”），看似使中东在世界地缘格局中地

位有所下降。但美国 “战略东移”的前提和基础是控制和消化中东战略果实，

否则美国不可能从容重返亚太。

在美国能源独立趋势下，美国直接从沙特等海湾国家进口石油虽然减少，但

美国仍需要确保中东石油稳定流向其亚洲和欧洲盟友。② 更主要的是，沙特等中

东产油国继续以美元计价出售有油，乃是美元霸权得以维系的重要前提。因此，

沙特在美国战略棋盘中的地位不可取代。以色列 《耶路撒冷邮报》称，对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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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沙特是一个 “不能失去的国家”。有分析称，美国可能不会为保卫以色列

而战，却会为保卫沙特而去打仗。如果沙特垮掉，美国在阿拉伯世界将找不到能

依靠的盟友。① 此外，中东还是美国出售军火的最大市场。２０１７年５月特朗普首
次出访，第一站就选择了沙特，双方签署了总额１１００亿美元的前所未有的军火
大单。

此外，中东是当前世界上热点问题最集中的地区。巴以问题、伊拉克问题、

伊朗核问题等，几乎每个问题都直接困扰和影响到地区和国际社会稳定。２０１１
年中东地区政治动荡后，中东又滋生出一系列新热点，如叙利亚危机、埃及政治

转型前途未卜、恐怖主义卷土重来、什叶派与逊尼派冲突激化等。这些地区新老

热点问题一旦失控，很可能对国际安全、核不扩散机制、国际石油供应等领域构

成巨大挑战，并可能直接威胁美国在中东的长远利益。所有这些难题，都迫使美

国等西方国家在相当长时期内不得不继续驻足中东，保持乃至增加在中东地区的

外交和军事投入，由此使中东仍将是世界地缘政治的中心和焦点。

四　余论：新时代的中国与中东能源合作

中东在中国对外能源合作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中国自１９９３年开始成为石
油净进口国以来，中国能源进口比重日趋增加。２０１５年４月，中国取代美国首
次成为全球第一大原油进口国。目前，中国对外能源依赖度将近 ６０％，预计
２０２０年中国原油需求将达到 ７４亿吨，其中 ５４亿吨需进口，进口比例达到
７２％；２０３０年中国每年将消费 ８亿吨石油，其中 ７５％需要进口。目前，中国
７０％的进口能源来自六个海合会成员国，即阿联酋、阿曼、巴林、卡塔尔、科威
特和沙特。中国对中东石油依赖日趋上升。② 因此，中国与中东进行能源合作的

重要性不言而喻。中国巨大的能源消费市场，同样令中东产油国难以割舍。过去

相当长时间，中东石油处于 “皇帝女儿不愁嫁”的战略主动地位，中国等能源

消费国则处境被动，不得不面临 “亚洲溢价”等高油价困扰。然而，近年来，

随着西半球非传统能源开发，国际能源供求日趋向买方市场倾斜，同时还出现了

“能源生产中心向西半球转移，能源消费中心向东半球转移”的趋势。在此背景

下，中东产油国对亚洲特别是中国市场依赖加大。２０１４年国际油价暴跌后，部
分产油国收入锐减，资源民族主义减弱，伊朗、伊拉克、阿尔及利亚等国对外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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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合作条件出现放宽迹象，如伊朗准备公布更接近 “产品分成合同”的 “伊朗

石油合同”。这些新变化使中阿能源合作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

需要提醒的是，中国与中东国家深化能源合作，尤其推进 “一带一路”合

作，必须防止来自美国的 “第三方干扰”。美国是中东地区最大域外力量，其一

直将中东视为禁脔，苦心经营多年，堪称树大根深。中国在中东推进 “一带一

路”倡议，深化能源合作，不可避免地面临美国的猜忌、干扰和挤压。过去，

中国、美国、阿拉伯国家是一种 “共生关系”：中国向阿拉伯国家出口工业制成

品，购买中东石油；阿拉伯产油国赚取石油美元，并投资欧美市场及购买美国军

火；美国则确保石油同美元挂钩，以及中东石油稳定低价输出。但随着美国能源

自给率持续增加，美国对中东石油依赖度持续下降，“确保中东石油稳定流出”

不再是其重点战略目标。与此同时，中国积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特别是中国与

卡塔尔等部分阿拉伯产油国互换货币，显示出用人民币结算石油的新苗头。这无

形中触动美国根本利益，由此使中美在中东的博弈由 “共生关系”变成 “竞争

关系”。未来，中国在阿拉伯国家推进 “一带一路”，面临的 “第三方干扰”将

越来越明显。因此，中国必须未雨绸缪，做好应对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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